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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年级语文老师对外公开课
高二年级语文老师对外公开课

“好书伴我成长”演讲比赛喜讯

高二年级学生优秀作文选登

优秀教学研讨论文选登


创设审美情境，提升鉴赏能力
——记高一语文组高东梅老师对外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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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5日，高一年级语文组高东梅老师开了一节对外公开课——《听听那冷雨》第二课时。她结合本篇散文美的特点，运用了多种教学方式，将学生带入了作者笔下那个空灵美妙的雨的世界，品味语言美、意境美，以及其中饱含的作者对大陆的思念之情，可谓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在舒缓的音乐中，高东梅老师用一首余光中的小诗《等你，在雨中》作为导入，进入了文章后半部分的学习。首先，她检查了同学们的预习作业“文中作者写雨声，主要写了那些雨声？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这样就使学生对于下文的内容有了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随后，她又从“听雨”、“伤雨”、“忆雨”三个角度具体分析了文章。在“听雨”中，高老师给出了三个“抓手”作为引导，让学生从散文鉴赏的角度自主赏析语言，学生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发言也非常踊跃，体会到了写景中所包含着的“声色光影”。当学生在回答“凄凉、凄清、凄楚、凄迷”的不同时没有很到位，高老师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学生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并在讨论中得出了非常合理的答案。在鉴赏语句，理解内涵的基础上，高老师又锻炼了学生的朗读水平，配上优美的轻音乐，全班有感情地朗读，全身心进入到文章所构建的情境之中。从“伤雨”开始，进入能力提升环节，联系《乡愁》小诗，体会作者的“伤”除了来自于自身思念亲人之外，还有历史的成分在其中。“忆雨”环节，主要是采用了学生们自己写的小片段，高老师提醒大家，在学习了课文的基础上，再“回首”自己的小片段，看看其中是否有“听”、细节和丰富的情感，请同学之间相互就自己的文章进行交流讨论并修改，真正在课堂上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高东梅老师的这节课，在给人以美的愉悦与享受的同时，还让学生的鉴赏能力、写作能力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也得到了听课教师的一致好评。

难上的课 创新的课
——记青年教师顾鑫浩的公开课（市八校联合教研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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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上午，我市八所重点高中的28位老师以“同题异构”的方式在北郊中学开设了一场高规格、高水准、大规模的教学教研活动。我校青年教师顾鑫浩的课题为《史记选读》之《夏本纪》。

《夏本纪》是一篇难上的课。作为选修课文，很少有老师拿来上课。按顾老师的话讲，要翻译有翻译，要注释有注释，要分析有分析，执教者要教什么呢？参与评课的老教师、名教师深表赞同：此选题的确是对执教者莫大的挑战。但顾老师独辟蹊径，一上课就激发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抓住了听课老师的眼球，先讲十个本文中的重点实词，不是大而化之泛泛而谈，而是将每个字的小篆“画”在黑板上，追本溯源，推导引申，让学生根据语境判断在本文中的意思。这确为本课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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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近2小时的评课中，大家纷纷发言。高中语文教研员周於老师欣喜地说，顾老师的课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中国文字的巨大魅力，作为语文教师，应多向本节课一样，用好诸如《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等工具书，因为古汉语课不仅仅是字词的积累，更多的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好书伴我成长”演讲比赛喜讯

本报讯 我校高二（1）班孙婕和（14）班周宇参加了常州市“好书伴我成长”演讲比赛。孙婕同学获得特等奖，周宇同学获得二等奖。常州教育报刊社社长鲁兴树先生评价一中这两位选手时说：博览群书，且读得深刻，具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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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逍遥

高二（1）班   孙婕

“人生应为风行水上，下为急流而上却逍遥”这句话说的是闲适大师林语堂的人生，拿来形容我这些年与书相伴的日子倒是很贴切。书为我打开的是另一个世界，是生活之外的一方自由驰骋、写意逍遥的天地。

 初一时开始读三毛的文字，真正读懂她的人生却是在高中，因为邂逅了这样一句话，“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这样想来，我们读到年少时叛逆执拗的三毛、出门远行自由流浪的三毛、《撒哈拉沙漠》里花一般鲜艳了贫瘠生活的三毛时，会觉得她是一个拥抱生活的乐观女子，而对于她来说，乐观和悲观，都流于不切实际，她的至真至性像一张面对斑斓人间的素颜，时间用苍凉的手拂过，最终也不忍留下痕迹。

在那个年纪，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三毛，年少的叛逆不羁被理解，不安分的想去远行的心也有同行者，穿越雨季，画室里的三毛似乎还在对我微笑，她说，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也是从这里启程，我期盼着在书里找到前辈和同路人。

我们这一代，绕不开的是80后文学，其中有那么多标榜着描写青春疼痛的文字。就比如说郭敬明和他的柯艾文化公司，带领一干创作者写着青春这个庞大的命题。《最小说》风靡的年头里，我也耐不住寂寞的试读过，却很快放下了，张扬也好，疼痛也好，都没有太多值得废笔的光彩，这段叫做青春的光阴只有自己走过后才能卸下悲秋伤春的情怀，思我所思。

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是强烈呼唤着寻找共鸣的一代，人需要归属感，80后无疑是与我们相似点最多的一代人，我们经历着的十六七岁也是他们并不遥远的记忆，他们心路的成熟也将是我们今后必经的一程。于是我转向80后创作的社会题材类作品，也就是行话“严肃文学”，却又是一场失望，而我显然不是失望的绝少数，网上有这样一段关于严肃文学写作技巧的段子，此类文中必须提到的事物：其一，某个世纪的艺术大师，其二，至少三部以上的文艺片，越晦涩越非主流的越好，其三，至少三首以上的西洋乐曲，越小众越非主流的越好，其四，一定要炫上几句鸟语，越小众的越好，最好是什么满语啊，尼日利亚语之类的。

终了，我们只能说，男子们，女子们，请沧桑，卯足了劲儿地沧桑。用最沧桑的姿态写就你们的文字吧！也许我们这代人注定要踩着这些文字成熟起来，“生活在别处”，巴黎墙上这句诗，终究是飘散在风中了，年轻的我们抵不住书里那些热血和沧桑的吸引，却背对着最实在的生活。读书是上行逍遥的过程，而停留在幻想和追忆里的人永远都无法迈向下一个站点，最后堵塞在急流前。

比起生活类的文字，我更感兴趣的却是新闻、政治类的。这些年也是这样一本本有思维力度和现实意义的书伴我思考和拷问着作为公民的自身和社会。学者刘瑜观察美国政治生态而写就的《民主的细节》令我意识到，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曾经也被其他国家经历着，并不是时代选择了中国承受这么多的考验，而是中国走得太急，在短时间里必须承担起爆发性的代价。而理解其他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无疑更能用批判和预见性的理性眼光分析中国。

国际上有很多尖锐而根深蒂固的地缘矛盾，看似离我们很远，而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对普通大众来说，最难以理解的就是穆斯林的世界。阅读劳伦斯•赖特所著的《巨塔杀机 基地组织与9.11之路》时，我明白了公正、虔诚的社会构想像一面感召旗，让穆斯林们纵容着自己嗜血残忍的行径，一切都稳步向着那个泛伊斯兰世界的目标进发，哪怕这个过程中泯灭了人性，践踏了尊严。横隔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是伊斯兰教和物质主义的斗争。当宗教从个人信仰变为政治理想，而信徒们狂热和偏执依然不改，那就是场灾难！

读这样的纪实文学，心情难逃起伏，我的思维却在民族与民族的裁决历史的拉锯战中、国与国的纵横捭阖中、公民与政府的不平等对话中跳跃起来，真正参与在这样一场场思考和辩论，感受着与时代一起跳动的脉搏，这样的存在感令我激动到颤栗。

读书是风行水上，下为急流，上却逍遥的过程，不管生活带给我们圆满还是困惑，激越还是寡淡，都有答案和新的疑问藏在书的世界里，因为有书，所以于我而言，这一路成长从不寂寞！

我的三块路标

高二（14） 周宇

我今年十七岁，正站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我拨开荆棘，看到了第一块路标，上面有两个箭头，一个写着“真诚”，另一个写着“虚伪”。

真诚，还是虚伪？

我在摇摆中回想到以前的自己。我曾经狂热地喜爱上了余秋雨的书，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或史海钩沉，或犀角烛怪，我徜徉其间，对余秋雨油然而起的是崇拜之情。我把他奉为大师，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行文写作的圭臬。于是我不放过任何与他有关的作品，但正因为如此，一本书的出现使我遭到了五雷轰顶一样的打击。它就是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在这本书里，金文明旁征博引，细数了秋雨大师作品里的上百处文史谬误，令人无从置喙。我惊愕之余冷静地寻找更多的资料，但这却让我了解了二人官司的来龙去脉。一个虚伪的余秋雨，一个错漏百出还拒不认错的余秋雨，赤裸裸地暴露在我的面前。试问于学问都不能赤诚以对的人还谈什么历史文化、仁义道德呢？这本书给我一双锐利的眼睛，去剖开虚伪的假面，给了我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拿着照妖镜对待文坛的牛鬼蛇神。

丢失了真诚，任何伟大的英雄也会立刻落下神坛，任何所谓的大师也会被砸个粉碎！

让虚伪处世以沽名钓誉的余秋雨们继续胡吹乱捧去吧！

不多久，我又看到了第二块路标，高雅向左，庸俗向右。

高雅，还是庸俗！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当周围的同学们边看芒果台边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我在看自己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其他人为某部恶俗的穿越剧哭的稀里哗啦的时候，我在深夜品读，边读李敖的杂文边击节而叹。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怎样的精彩绝伦，也永远不会知道李敖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国民党是怎样的快意恩仇。

我是孤独的，在踽踽独行，因为在网络统治的时代，很少有人愿意静心读书，即便有也不过是用手机飞快地翻阅着被我认为是文化垃圾的网络小说。时下流行的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之类的东西，简直是对我智商的侮辱，是对我审美能力的摧残。这场席卷全国的文化浩劫是不可阻挡的。但我至少可以站在这里，大声地对庸俗无聊的网络文学说：“NO！”。捧一本《唐诗三百首》，在嘈杂的公交车的车厢里背《长恨歌》，背《燕歌行》。我以这样的方式和周围人讨论的韩剧、网游对抗着。也许这只是徒劳，也不能改变他们，但我可以坚持我自己，若不倔强一次，怎么对得起一去不回的金色年华。于是——

我将写着庸俗的路标烧得灰飞烟灭，头也不回地走向高雅。

前方又隐约出现了一块路标，但我已不再怀疑，不再踌躇。人生就是不断面临十字路口，并不断选择方向的历程。我将在喧闹的课间，和川端康成去寻找纯情的《伊豆舞女》；我将在抛弃鲁迅的时代，继续读着《呐喊》《彷徨》；我将在金钱至上的时代，和刘亮程坚守在静寂的黄土高原。

有好书为伴，又何惧艰难！


教学的勇气 就是返回自身的勇气
教学，需要勇气吗？这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教师来说，是一个似乎从未想过的问题。至少对于我而言，教学首先是自身的职责和义务，教学的过程就是履行职责、完成任务的过程。与许多教师一样，我孜孜以求的是教学的理念，魂牵梦绕的是教学的技艺，而不是什么“教学的勇气”。要完成一个已经机械化的教学过程，我不需勇敢，也无须勇气。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早有人说过：生活是经不起追问的。那些看起来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一经追问，就漏洞百出，张皇失措了。

美国教师帕克•帕尔默就是这样的追问者。在《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吴国珍等译）这本书里，他通过对教学勇气的追问，建立了这样一个信念：优秀教学不能降格为技术，优秀教学源自于教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这一信念与教师的心灵有关。很少有人像帕尔默一样，如此关注教师的心灵，并以如此的方式进入教师的心灵。因而，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引导教师返回内心，走向自我的书，是试图超越于外在的技术、技巧，而走向内心的书，是一本涉及到教师的灵魂奥秘的书”。帕尔默提醒我们。教学不外乎是人生中的心灵工作，是生命本身的一件乐事，既游离于学科又与学科关系密切。教学对于教师本人最大的价值在于，教学滋养着他的心灵，“在我所知的任何工作中，教学对心灵最有益。”在他看来，任何一本讨论教师的书，都不能不涉及到教师的心灵问题，都应该以某种方式去探索教师的灵魂奥秘。

 提到教师，人们常常马上想到的是教学，是艰辛的劳作，进而联想到奉献精神，仅此而已。似乎“奉献或牺牲”就是教师全部的灵魂奥秘。在这样的灵魂世界里，教师的灵魂是圆满的、完善的，笼罩其上的天空始终是晴空万里，彩旗飘扬，这样的灵魂始终流光溢彩。与此同时，教师情感中的焦灼、困惑、迷惘、痛苦等心灵风暴常常遮掩在黑暗里，教师心灵中的软弱甚至懦弱，常常被视而不见。在以往，教师的勇气，是朝外的，是面对学生和教学之事的，因而是与自己无关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教师成长的过程中，常常被教导，要勇敢地面对教学中的困难和失败，要无惧地面对学生的挑衅，换而言之，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迎接“外部”的挑战，很少有人告诉他们如何迎接“内在”的挑战，很少有人直截了当地相告：你需要回到自身，你需要返回内心，直面你的内心，透析精神懦弱、心灵浮躁、灵魂无根等种种心灵的缺失，将它们勇敢地挖出来，置于阳光之下，日日揣摩反省。

 在教学中，教师之所以常常缺乏勇气，是因为我们往往把这些困境归结为外部环境，归结于学生，但很少归结于自身，很少从自我的角度去寻找教学困境的根源。我们缺乏面对自我的勇气，当自我受挫，遭遇伤害之后，立即匆匆忙忙地奔赴外部，寻找可以疗伤的止痛药和安慰剂，然后把它们像膏药一样贴在创口处，像遮羞布一样遮挡自己的隐私。殊不知膏药下的伤口正在持续地腐烂，遮羞布里的隐私正在发生隐秘的癌变。帕尔默的意义就在于揭开了灵魂的伤疤，让丑陋的、腐烂的、触目惊心的伤口裸露出来。他以充满激情的理性方式对教师的心灵说了真话，这是一本说真话的大书。种种关于教师心灵的真话，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教师具有对自我的恐惧，害怕打破心灵的幻象，害怕看到那个因幻象消失后裸露出的存在着种种缺失的“我”，因此，他缺乏返回自身的勇气。这句话背后的预设是：教育者首要的任务不是塑造别人，而是重建自身。

仅仅把教师视为“牺牲者”，并不能简单地视作具有“教学的勇气”，如果同时牺牲掉的是返回自我、正视自我的勇气，如果这样的牺牲是以丧失自我存在的价值为代价，那么，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懦弱的牺牲和不道德的牺牲，正如国际２１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份报告中所言：“假如把牺牲性的行为看成是只对别人有意义而对自己毫无意义的行为，这恰恰意味着自己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而不是一个显示着人的价值的人，如果一个人自身是无价值的，那么他所做的牺牲也就成为无道德价值的贡献。”

 如果教师敢于牺牲自我固有的种种幻象，敢于因承认心灵的缺陷而牺牲对自我的种种预设，敢于牺牲一遇问题就归结于外部因素的教学习惯，这样的牺牲，可以称之为完美的牺牲和有道德的牺牲，这样的牺牲，就是一种教学的勇气。因为，这种牺牲不仅成全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

 对教师而言，教学的价值就是能够滋养教师的心灵。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学都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不好的教学反而使自我的缺失弥漫扩大，从而变成对自我生命的伤害。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因教学而伤害了甚至摧残了身心的教师。好的教学之所以能够成全自己，滋养心灵，是因为教师将教学和自身认同、自身完整结合在一起，他不会只顾埋头于教学之术，而不顾教学之“我”，不会把外在的“技术”和内在的“自我”割裂开来。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回到内心世界，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在帕尔默看来，就像任何真实的人类活动一样，教学不论好坏都发自内心世界。教师把自己的灵魂状态、所教的学科，以及教师共同生存的方式投射到学生心灵上，教师在教室里体验到的纠缠不清只不过折射了其内心生活中的交错盘绕。从这个角度说，教学提供通达灵魂的镜子。如果教师愿意直面灵魂的镜子，不回避他所看到的，他就有机会获得自我的知识，而就优秀教学而言，认识自我与认识学生和学科是同等重要的。相反，自身的不认同、不清晰和自身的四分五裂，是不好的教学的源头，是教师不幸的根源。

能够进行如此好的教学的教师，就是好教师。帕尔默对此不吝笔墨：“好的老师有一共同的特质：一种把他们个人的自身认同融入工作的强烈意识”，“好的老师则在生活中将自己、教学科目和学生联合起来”，“好的老师具有联合能力，他们能够将自己、所教学科和他们的学生编织成复杂的联系网，以便学生能够学会去编织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好老师形成的联合不在于他们的方法，而在于他们的心灵——人类自身中整合智能、情感、精神和意志的所在”。

归根到底，好教师拥有丰富的关于自我的知识。帕尔默深信，作为教师，无论我们获得哪方面有关自我的知识，都有益于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和学术。优秀教师需要自我的知识，这是隐藏在朴实见解中的奥秘。这种奥秘可以解释教学为什么如此复杂：因为教学的过程，不仅是促进学生学习的过程，也是教师教导自己认识自我的过程。两个过程如此紧密地缝合在一起，随着学生的变化和教师的变化，展现出复杂多变的格局。

这意味着，教师在教学中，与之相遇的首先不是学生，不是课程内容，而是自我。当教师还不了解自我时，他也不能够懂得他教的学科，不能够出神入化地在深层的、个人的意义上吃透学科。这种对自我的知识，不仅在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起始阶段很重要，对教师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至关重要。无论“我”处在教师生涯的什么阶段，无论“我”教的学科多么学术化、专业化，“我”教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东西——“我”关心的东西就是“我”的自我。这种对自我的关心，并不意味着对学生的漠视。教学不仅仅是为了守护自己的灵魂，更是为了爱护学生的心灵。如果教师对自我毫不关心，导致灵魂失守，如何去爱护学生的心灵？

因此，教师爱的力量，首先来自于爱自身的力量。随着教学生涯的延续，我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这种心灵的力量。我们怎样才能在教学中把我们的心灵找回，像优秀教师那样，将真心献给学生？获得这种力量的首要途径就是，返回自己的根基，在自己的根基上教学和思考，同时，将教师的根与学生的根相连。这时，教师的心灵就变成了一台动力强大，心思细密的织布机，“当优秀教师把他们和学生与学科结合在一起编织生活时，那么他们的心灵就是织布机，针线在这里牵引，力在这里绷紧，线梭子在这里转动，从而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精密地编织伸展。毫不奇怪，教学牵动着教师的心，打开教师的心，甚至伤了教师的心——越热爱教学的老师，可能就越伤心！教学的勇气就在于有勇气保持心灵的开放，即使力不从心仍然能够坚持，那样，教师、学生和学科才能被编织到学习和生活所需要的共同体结构中。”一旦教师进入到了这样的共同体中，教师就可能重获失去的内心世界的资源和内在的力量。有心灵力量的教师，有完整心灵的老师，才会培育出具有内在力量的学生，才会教导学生获得完整的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是或者即将成为教师的任何一个人，都值得看一看这本关注教师生存意义和心灵缺失的书，都需要将帕尔默的如下一番话作为教学的箴言：

一种优秀教学永远需要的是重获内心世界资源的小径。记住我们是谁，就是把我们的全部身心放回本位，恢复我们的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重获我们生活的完整。

来源：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转自常州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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